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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英伸事件中文學與

社會運動互動研究 *

楊敏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

提 要

湯英伸事件是臺灣解嚴前夕最著名的社會事件之一，其事件本身原為少年殺

人事件，但一般定義這個事件多聚焦於原漢不義結構與文化衝突，此與湯英伸本

身的鄒族身分有關，更與鄒族背負殺害吳鳳的百年原罪有關。而導致社會大眾普

遍以此觀點來看待此事件，又與當時《人間》雜誌的報導相關，其後由湯英伸事

件所衍生的原住民運動也多以反對吳鳳神話為出發點，直到吳鳳神話被徹底摧

毀，包括：嘉義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被丟雞蛋或破壞、吳鳳鄉改名為阿里山鄉、

吳鳳故事從臺灣國民小學的教科書徹底被刪除。從紀念物的破壞到思想層面的拔

除，湯英伸事件提供了原住民運動一個重要而具體的符碼與抗爭目標，幫助原住

民族在爭取後續的自身權益上提供一個初期最好的施力點，這與文學作品造成的

影響有絕對密切的關聯性。本文藉由湯英伸事件中的文學作品與社會運動的互動

做出深入探討，期能藉此釐清文學作品於運動當中的力量與角色，特別是藉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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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學報編輯後期的審核與討論，筆者在此由衷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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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負面的社會事件，卻創造出正面效果的社會運動成果與歷久彌新不斷被提起的

事件相關文學作品，甚至是在事件多年以後，依然有著生生不息的影視作品人物

影射其人其事，這證明了這個事件中的文學作品與社會運動的互動所締造的成果

已經創造了一個永恆性的代表人物—湯英伸不只是歷史性的、族群性的真實人

物，甚至已經被建構成一個不朽的文學形象或是原住民社運的固定符碼，讓人永

誌不忘。

關鍵詞：湯英伸事件　鄒族　吳鳳神話　原住民運動　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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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湯英伸 1事件是臺灣原住民運動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對於臺灣社會影響深

遠，誠如張娟芬所言：這是原漢不義結構存在已久的必然，而湯英伸再貼切不過

的詮釋了悲劇英雄的角色。21986年，從嘉義師專輟學北上求職的曹族（現已

正名為鄒族，以下都稱為鄒族）少年湯英伸，因為受到臺北職業介紹所的欺騙，

後來又遭受漢人老闆扣押身分證與每日長達十七個小時的工作剝削，在 1月 25

日晚上喝酒後返回洗衣店休息時，深夜再度被彭老闆逼迫起床工作，他提出辭職

並企圖索回自己的身分證未果，因而與老闆爆發嚴重衝突，最終釀成一起驚動臺

灣社會的殺人事件。爾後，湯英伸被判處死刑，並於 1987年 5月 15日執行槍

決。他是當時臺灣社會最年輕的死刑犯，死時才 19歲。

這起社會事件開啟臺灣社會全面關注原住民長期以來遭受漢族歧視、欺凌的

省思波瀾，除了事發當時社會各界共同發出「槍下留人」的呼聲以外，後續更引

1 湯英伸（1967年 7月 26日－ 1987年 5月 15日），出生於臺灣嘉義縣阿里山鄉，臺灣原住民

族當中的鄒族之特富野。1985年自嘉義師專休學，1986年北上謀職，陷入職業陷阱，後背負

三條人命，被判處死刑。1987年 5月 15日槍決之後，死後骨灰終得重返家鄉。

2  張娟芬：〈殺戮的艱難：一、湯英伸還是王文孝？〉，《殺戮的艱難》（臺北：行人文化實驗

室，2010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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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臺灣對於原住民權益的重視。在湯英伸事件之前，臺灣學界已有學者3開始質

疑吳鳳故事的真實性，原住民族因此關注於吳鳳神話對於鄒族的歧視，而在事件

發生之後，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發動反吳鳳神話的遊行活動，其遊行範圍包

括嘉義與臺北，後來更有原住民青年破壞嘉義市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如果說，

吳鳳神話對於鄒族的污名化引發了包含鄒族在內的原住民族開始覺醒，那麼湯英

伸事件恰巧使得這個覺醒的火苗更加迅速的燎原，最終擴及整個臺灣社會。湯英

伸事件之後，政府對於原住民的就業政策開始給予正視，此後甚至發生了吳鳳鄉

改名成為阿里山鄉，而關於吳鳳捨生成仁的故事也從政府官方的教科書裡被徹底

刪除。

湯英伸事件引發臺灣社會很廣泛的媒體報導、法律討論，甚至有許多藝術作

品的創作，都是以其人作為原型人物。其中，媒體當中表現最為鮮明突出的是陳

映真的《人間》雜誌，4該雜誌以近似小說技巧的報導文學形式，從 1986年事

件發生到 1987年湯英伸被槍決為止，總計有兩期雜誌特別針對湯英伸事件進行

實況報導；而在當時與後續反映湯英伸事件的藝術作品裡，包含：排灣族詩人

莫那能的詩作〈親愛的，告訴我—給湯英伸〉、51987年吳乙峰拍攝的劇情片

《赤腳天使》舉行首映與邱晨的報導音樂專輯《特富野》、61988年蔣勳於湯

英伸槍決那日清晨所完成的小說〈槍手與少年的對話－悼湯英伸〉收錄於作品

3 臺灣學界首先針對吳鳳神話進行歷史考據並提出質疑的是陳其南，他於 1981年提出吳鳳神話

歷經日本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塑造，並非完全真實，後來引發了原住民族特別是鄒族的關注。

1984年，當原住民正名運動開始興起時，甚至因此發生了吳鳳公園的靜坐抗議活動。1986年

湯英伸事件發生之後，因其鄒族少年的身分，更加擴大引發了 1987年原住民族群以反吳鳳神

話為名發生於臺北、嘉義兩地的大遊行。

4  陳映真、官鴻志：〈「不孝兒英伸」〉，《人間》9期（1986年 7月），頁 92-113；以及

〈「我把痛苦獻給您們⋯⋯」〉，《人間》第 20期（1987年 6月），頁 18-43。以下所引

〈「我把痛苦獻給您們⋯⋯」〉皆依此版本，僅於引文後標明頁碼，除有必要者不另作註。

5  莫那能：〈親愛的，告訴我—給湯英伸〉，《人間》第 20期（1987年 6月），頁 18。

6 邱晨在 1987年 7月 1日於飛碟音樂發行的音樂專輯《特富野》被定義為「報導音樂」，以湯

英伸成長的特富野為名，專輯當中除了邱晨專為湯英伸創作的歌曲以外，還收錄了湯英伸自己

的創作，所以是完全是以湯英伸此人物為核心的報導音樂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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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傳說》中出版 7與陳克華的詩作〈最後的少年—寫給曹族的湯英伸〉於中

國時報刊登發表、81998年臺灣導演萬仁的電影《超級公民》亦針對此事件設

計了一個以湯英伸為原型殺人逃亡的排灣族青年角色、2009年改編自作家張娟

芬〈殺戮的艱難〉的舞台劇《湯英伸，外國槍砲打台灣》、2013年鴻鴻的詩作

〈飲酒歌—兼懷湯英伸〉、92014年馬來西亞導演柯汶利的短片，由陳彥斌編

劇的公視學生劇展《自由人》，以及 2017年楊雅喆導演的電影《血觀音》，當

中有一個來自花東並具有原住民身分的馴馬師Marco角色也被普遍認為其原型

是影射湯英伸。在關於臺灣廢除死刑的相關法律討論裡，楊照也曾以湯英伸事件

為例，提出討論死刑存廢的問題，必須回頭仔細思考湯英伸事件的悲劇。0法律

往往因為社會事件而做出修正，例如 1993年的鄧如雯殺夫案催生了臺灣家暴法

的訂立，但死刑的具體存在卻讓整個社會來不及在修法之前留住人命。

本文從湯英伸事件去探討臺灣文學是如何介入社會事件，以及文學與社會運

動之間的互動與關聯性。特別是藉由與此事件核心相關的《人間》雜誌的報導文

字，在社會運動前後是如何積極地介入事件並進行社會參與，以此傳播並影響當

時與以後社會大眾對於此事件的看法，進而引發更深層的社會覺醒，促成社會運

動的具體結果，使得臺灣社會發生改變，證明湯英伸事件是臺灣原住民運動當中

一個推波助瀾並影響深遠的社會事件。

7  蔣勳：〈槍手與少年的對話－悼湯英伸〉，《新編傳說》（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88-194。

8 陳克華：〈最後的少年—寫給曹族的湯英伸〉，《中國時報》第六十六版（人間副刊），1988 

年 12 月 26 日。

9  鴻鴻：〈飲酒歌—兼懷湯英伸〉，《暴民之歌》（臺北：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

年），頁 42-43。

0 楊照：「⋯⋯死刑問題不能只從罪行本身看，更要探向罪行的動機。⋯⋯討論死刑問題，請翻

翻舊資料，看看湯英伸，記得湯英伸，記得當年他走向行刑台時的面目模樣，曾經帶給我們的

衝擊。」見 楊照：〈故事與新聞 記得湯英伸！〉，《聯合報》第 D3 版（聯合副刊），201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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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原運中與湯英伸事件相關的社會運動

根據學者徐國明先生的研究，臺灣原住民運動的起源，多數認定是在原住民

刊物《高山青》的創刊時間。此刊物由伊凡．諾幹（林文正）所創立，內容明白

昭示要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再依循法律、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的管道，才

能具體解決高山族的問題。當時的編輯群透過 1983年 5月的救國團北區山地大

專學生聯誼會，在現場發送此份刊物，依照當時編輯之一的夷將．拔路兒的說

法，此舉成為臺灣原住民運動爆發的導火線，後來陸續產生：民族自覺、「原住

民」正名運動、還我土地 q等各項主張的社會運動。w

1983年 5月，距離湯英伸事件發生的 1986年 1月 25日有兩年多的時間，

也就是臺灣原運最初起源的時間應該是在湯英伸還在嘉義師專學習的時刻。那時

的嘉義鄒族少年或許並不知道有一群與他同樣身份的原住民大專生正以一份叫做

《高山青》的刊物迅速點燃了還被戒嚴時期嚴密控制的臺灣社會，否則他不會從

嘉義師專輟學去到遙遠的臺北，被以西餐廳名目包裝的職業介紹所給欺騙，並受

困在臺北新生北路的洗衣店長達九天，過著暗無天日超過正常勞工勞動時間的剝

削性的生活，還被扣押自己的身分證，被整日以「番仔」這樣歧視性的名稱呼來

喚去，不只失去人身自由，連尊嚴也一點一滴的逐日破碎。忍耐九日，這個當時

只有十八歲的少年終於在酒後情緒失控之下犯下殺人重罪。後來那些自他死後才

發生的遊行活動與爭取來的具體成果，難道不是湯英伸用包含自己在內的四條人

命所換來的社會覺醒及其影響嗎？

時間如沙漏，漏盡卻是一個鄒族少年的一生。而他的一生止於 1987年 5月

15日，命運的關鍵期卻是在 1986年 1月 25日，那個企圖摔碎黑暗命運的文化

q 1988年 7月 11日，由「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結合當時的原運團體與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組成「台灣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聯盟」，1988年 8月 25日發動第一次還我土地運動遊行。

w 徐國明：〈「原住民」的框架內／外－重探臺灣原住民運動的文化論述與「文學性」問題〉，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8期（2010年 10月），頁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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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的深夜，可惜一切已無法回頭，湯英伸事件不啻是以寶貴的人命作為一場社

會運動進行式當中最無辜的祭祀的牲禮。當槍決結束，少年的鮮血流盡，臺灣原

運的火苗更加迅猛激烈的進行。湯英伸事件點燃了一把臺灣社會的怒火，讓臺灣

原運除了原本屬於原住民自身的權益之爭，變成了一場真正涵納臺灣各界的社會

參與行動，讓臺灣的原住民做到真正的民族覺醒，此後的原運遂勢不可擋的一路

勇往向前。而與此事件時序最接近的社會運動，其中最鮮明清晰的是關於鄒族覺

醒起而抗爭自日本政府與漢人政府治理以來一脈相承的吳鳳神話，這一系列關於

吳鳳的抗議活動，分別針對思想洗腦的教科書內容與紀念性的地名與地標的抗議

活動與破壞，這都是屬於臺灣原住民運動當中社運活動的一部分，由此可知此事

件讓臺灣的原住民運動越發的野火燎原。

（一）以反對吳鳳神話作為目標

自 1986年 1月 25日湯英伸事件發生之後，到 1987年 5月 15日湯英伸在

土城看守所清晨五點鐘被槍決，法律上的殺人事件至此已然落幕，然而，與之相

關的社會運動從此開啟序幕。這是自 1983年 5月《高山青》創刊以來的臺灣原

住民族的徹底覺醒，也是湯英伸事件所造成的激烈推進。其中與湯英伸事件相關

的社會運動，筆者整理繪製如下圖。

圖一　湯英伸事件及其社會影響的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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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長青在《社會運動學》中曾明白揭示：「任何一種社會運動都是淵源自社

會的不安。」是以在社會運動的轉變過程當中，不安期為第一個時期，其中容易

發生社會階層之間的互相敵視，也容易造成社會問題的發生，並以此點燃革命運

動的火種，從而進入社會運動的激動期，找出不安的原因，藉以剷除造成不安的

來源，此時常以「正義」作為口號，來吸引社會的同情與參與者的獻身。e而湯

英伸事件所引發的社會運動，不安的來源是長久以來的原漢不義結構，以湯英伸

事件作為引爆點，並以反對吳鳳神話作為運動的目標。

臺灣學界最早質疑吳鳳神話的是學者陳其南，他於 1981年以人類學的觀點

提出吳鳳神話的不合理之處，質疑吳鳳神話的創造是政治力介入的結果。1984

年原權會成立，提出正名運動時，也曾在吳鳳公園舉行靜坐抗議活動，這可以說

是反對吳鳳神話的序曲。而 1987年由臺灣各界參與的反對吳鳳神話大遊行，可

以說是這一系列活動的高峰，而其中的最強烈的助燃劑，就是湯英伸事件。1987

年 5月鄒族少年湯英伸被槍決之後，長期以來在原漢不義結構之下的文化與民族

衝突達到一個原住民族的至痛點，遂令原住民運動以使鄒族背負百年原罪的吳鳳

神話作為目標，去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抗議活動。正如上圖所示，在鄒族少年湯英

伸被槍決的三個半月之後，臺灣社會發起了一個抗議吳鳳神話的大型示威遊行運

動，其活動範圍包括嘉義與臺北。

1987年 9月 9日，由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r在嘉義市發起「打破吳鳳神

話」的大遊行活動，結合原住民大專生與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先到嘉義市火車

站的吳鳳銅像前面拉起白布條抗議，白布條上面書寫著：「對不起，吳鳳，你並

不偉大」、「吳鳳是劣士，莫那魯道 t是烈士」、「拆除吳鳳銅像」，並且朝吳

鳳銅像丟雞蛋；並到嘉義縣政府前陳情抗議，提出將嘉義縣吳鳳鄉更名為阿里

e  李長貴：《社會運動學》（臺北：水牛出版社，1991年），頁 109-113。

r 「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後來簡稱「原權會」，創立於 1984年 12月 29日的馬偕紀念

醫院第五講堂，由胡德夫當選第一屆會長。1985年 2月，原權會會訊雜誌《原住民》創刊，

會中亦有多名《高山青》的編輯成員。1994年，李登輝總統於《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中

接納原權會大部分的訴求，爾後，原權會的活動慢慢地轉趨沉寂。

t 莫那魯道是臺灣原住民族賽德克巴萊的頭目，也是日據時期臺灣霧社事件中的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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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鄉的訴求。其後，同年 9月 12日又再度前往臺北展開更大規模的抗議遊行活

動，要求臺灣教育部刪除國民小學教科書中承襲自清朝以來的吳鳳傳說與日本

政府為了方便統治臺灣刻意推波助瀾進行史傳式建構的關於漢人吳鳳「殺身成

仁」的神話。y吳鳳傳說一開始見於清代漢人的文章當中，原始故事經過漢人的

渲染與傳播，早已疊加了儒教殺身成仁的思惟，以此塑造吳鳳成為典型的儒教聖

人，再加上日本政府有意為之的將傳說建構成為歷史，甚至以此故事編寫入教科

書，國民黨遷臺以後直接承襲不曾刪除此內容，越發使得鄒族背負了近兩百多年

殺害「聖人」吳鳳的原罪，u更使得臺灣社會中的漢人族群普遍以此歧視山地同

胞，i認定臺灣原住民族群為不文明族群，存在社會歧視與校園霸凌。當時的山

y 日本政府治理期間，原住民多有反抗，日本政府為了「理蕃」之需要，梳理了自清朝以來關於

漢人紀錄的「吳鳳傳說」，作為一種政治洗腦的統治手段。1909年，首先由當時的嘉義廳長

津田義一編纂了《吳鳳傳》；1912年，中田直久又寫了一篇《殺身成仁通事吳鳳》，此二事

乃是透過史傳形式將吳鳳從清朝文人的野史傳說變成歷史。1913年日本政府在嘉義興建吳鳳

廟，並且由當時的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更親自主祭，這又是透過漢人的宗教信仰將吳鳳故事

深入漢人民間生活當中，最可怕又最有效的手段是將吳鳳故事編入小學教科書，並改編成歌舞

劇，成功洗腦並且宣導原住民是野蠻落後的民族。但根據後來學者的研究，特別是鄒族的口述

歷史裡面，吳鳳其實是個欺壓原住民的奸商，且鄒族向來只有報復仇人才會舉行出草儀式，這

使得日本政府建構的「吳鳳神話」遭受後代學者如陳其南等相當程度的質疑。若是神話治國當

真可行，也不會有後來 1930年莫那魯道霧社武裝抗日事件。國民黨遷臺之後仍然使用吳鳳殺

身成仁的神話，國民小學教科書始終保留這個篇章，使得鄒族一直受到漢人的歧視與責難，這

即是蔣勳口中鄒族背負的「原罪」。而出身於鄒族的少年湯英伸在漢人彭老闆的一句：「番

仔！你只會破壞我的生意。」之後情緒非常低落，其背後有著龐大難解的文化因素，故而在老

闆率先出手打人之後情緒失控將其殺害。因此，在湯英伸 1987年 5月 15日遭受槍決之後，原

住民在原權會的動員之下，先後在嘉義、臺北發起遊行，這不只是卸下鄒族背負的原罪，也是

山地九族一次齊心合力的去標籤化與去汙名化的社會運動。

u 蔣勳：「湯英伸的案件，絕不是單純的刑事案件，多年來，達邦的曹（鄒）族背負了謀殺吳

鳳的歷史罪名。謀殺吳鳳的歷史罪名，是這一個種族幾乎生下來就註定了『原罪』，長期

來，在屈辱、犯罪的歷史情結下所受的壓抑，應該從文化、社會的觀點，重新省視湯英伸的案

件⋯⋯」（頁 35）

i 1994年，李登輝總統於《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中將「原住民」一詞取代之前的「山地同

胞」這個稱謂，在國家法律條文之中，「原住民」一詞正式獲得採納。2000年，中華民國憲

法再度修改，「原住民族」一詞正式取代原住民，並成為原住民族自治權的憲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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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九族感同身受，故在湯英伸故去以後，「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首先針對

吳鳳神話提出抗議並舉辦大規模的遊行活動，以此作為爭取原住民族群在相關權

益的第一步，即為去除以吳鳳故事作為虛構符碼的汙名化標籤。

圖二　1987年 9月 12日原住民反吳鳳神話臺北大遊行，宋隆泉攝影。o

而另一波的抗議活動，則是發生於 1988年 12月 31日，活動主要是由臺灣

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林宗正所領導，他與鄒族青年曾俊仁、潘建二，以及布農族

青年 Kavas Takistaulan等人，開了兩臺貨車到嘉義市火車站的吳鳳銅像前面，試

圖拆毀銅像，起初沒有成功，還遭到嘉義市警察局動員警察驅離現場。幾位原住

民青年不肯放棄，便又在附近的工具行自行購買了電鋸與繩子，重新回到現場，

再度進行之前未竟的拆除行動，這次有了適當的工具助陣，他們成功地使用小貨

車將吳鳳銅像給拉下來。銅像落地，當場斷裂成數截。這個自 1949年國民政府

遷臺以後，在臺灣省主席邱創煥時期於嘉義火車站前所建造的吳鳳銅像—它是

o 1987年 9月 12日，臺灣原權會發起原住民反吳鳳神話遊行的臺北場，要求廢除教科書中的

吳鳳故事。圖片取自中央廣播電臺，宋隆泉攝影。 薛化元主持：〈原住民族運動（上）〉，

Rti 中央廣播電臺網站（https://www.rti.org.tw/radio），2020年 2月 4日播出。（上網檢索日期

網：2022年 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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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的儒教聖人形象，同時也是鄒族的恥辱柱—此日終於遭受毀壞而倒下。臺

灣原住民族的鄒族心中長期以來質疑的吳鳳故事，將鄒族塑造成隨時無緣故出草

的野蠻獵頭民族，p一直以來，這是對鄒族部落文化的一種歧視與羞辱，也是原

住民族共同的污名化標籤，當吳鳳銅像倒地的那一刻，可以想見原住民青年心底

的歡快，百年的冤屈，到此終於斷裂。

然而，逮捕行動很快發生，幾位青年被臺灣的人民公僕打傷，當時引發許多

民眾到警察局門外群聚抗議，之後由省議員協商帶走受傷的原住民青年，並幫忙

疏散警局外的抗議民眾。1989年 2月 11日，嘉義地檢署偵訊林宗正牧師與三名

原住民青年，並且收押，以「毀損公物」、「妨害公共安全」、「違反集會遊

行法」、「妨害公務」四項罪名給予起訴。但剛好遇上「二二八公義和平促進

會」a決定在 1989年 2月 28日分別於基隆市與嘉義市舉辦遊行，當時嘉義市的

社運團體聯繫阿里山的鄒族部落屆時到場參加，以此聲援破壞吳鳳銅像而遭到羈

押的四個人，政府為避免事態擴大，因此讓步同意將四個人交保釋放。當年的 2

月 15日，臺灣省主席邱創煥宣布自同年 3月 1日起，吳鳳鄉正式更名為阿里山

鄉；教育部長毛高文也宣布在同年 7月 1日以後，臺灣的國民小學教科書中不再

有吳鳳捨身成仁的故事。s臺灣法院隨後判決破壞吳鳳銅像的四個人無罪。我們

p 根據學者研究，鄒族只有報復傷害自己的仇人時才會從事出草，為的是獵取仇人的頭顱。其部

落從來不會無緣無故從事出草活動，阿里山更是從未見過白馬，且紅色對鄒族來說是神聖的顏

色。所以「紅衣白馬」的儒教聖人吳鳳形象所衍生出的神話故事一直受到鄒族部落與學界的否

定與質疑。

a 「二二八公義和平促進會」於 1987年 2月 4日成立，是在鄭南榕與陳永興的提倡之下，經由

臺灣人權促進會、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北區聯合祈禱會等 13個團體

一同發起，最後總計組成的團體高達 41個，其主張將每年的 2月 28日訂為紀念日。該團體的

主要訴求於 1996年 2月由臺北市政府與行政院相繼宣布 2月 28日為和平紀念日後具體實現。 

s 臺灣部編版教科書裡關於吳鳳神話的內容編輯於小學（初等教育）的國語課本 4下、生活與倫

理 4上和 6下，甚至包括歷史輔助教材與音樂課本，中學教育則在國文課本內出現；1987年

以後，吳鳳故事在教科書檢索當中已全面消失，只有 1999年仁林文化編輯的國中音樂課本保

留吳鳳的歌曲，但列在補充歌曲。如此看來，湯英伸事件發生之後對於教科書的編輯已有關鍵

性的影響，這或與當年反吳鳳神話的社會運動相關。 吳鳳一詞搜尋，教科書圖書館館藏目錄網

站（https://catalog.naer.edu.tw/webpac/search.cfm）。（上網檢索日期：2022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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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以這樣說，整起吳鳳銅像的破壞活動是搭乘二二八的遊行活動順風車才得以

圓滿落幕，鄒族因為日本政府建構吳鳳神話所蒙受的百年冤屈，最後竟是依靠著

原漢兩族更大規模的冤屈與犧牲的臺灣二二八事件才得以撕去恥辱性的標籤得以

重生。

但若非鄒族少年湯英伸事件的催化，學界大規模的質疑吳鳳神話的正確性，

以致引發後來 1987年 9月由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所領導的兩次反吳鳳神話

的大遊行，以及 1988年年底由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所領導，主要成員中甚

至有兩位是鄒族青年。原權會的山地九族共同透過鄒族的汙名化標籤吳鳳神話企

圖爭取後續一系列的原住民族權利，反吳鳳神話只是臺灣原權社會運動的一個序

曲而已，大規模的抗議遊行涵蓋嘉義市與臺北市，如此尚不能成功推倒吳鳳神

話。而吳鳳銅像破壞運動，參加的成員僅不過四人，最後卻能大功告成，徹底推

倒吳鳳神話這個已經建構長達百年以上將傳說變成正史的標籤，僅僅只是因為臺

灣社會當時山雨欲來—二二八事件，這個齊集臺灣原、漢各本土族群的隱匿性

重傷害標籤正大規模的即將爆發更大型的社會運動，可以想見的將更加團結、更

加龐大，一次性的要求臺灣政府的正視處理，而他們的主張訴求卻非常溫和微

小，僅只是要將每年的 2月 28日制定為「和平紀念日」，以供後人記憶這個異

常悲傷的臺灣歷史事件，如此的爭取卻遲至 1996年 2月才獲得具體實現—於

是鄒族的百年傷害突然可以被理解並即刻予以釋放，特別是在湯英伸事件之後，

一個被剝削並被稱以「番仔」鄒族少年的殺人事件，在歷經了爭取當時的總統蔣

經國特赦失敗之後，被極度迅速給予槍決的少年。

當時的臺灣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在湯英伸事件的社會背景當中，除了原

運以外，當時的臺灣社會還有著甚麼巨大的改變？

（二）湯英伸事件落籍在臺灣社會劇烈轉變的時刻

1986年 1月 25日湯英伸事件發生之後，到 1987年 5月 15日湯英伸被槍決

死亡之前，臺灣社會藉由陳映真的《人間》雜誌的報導，凝聚了社會各界菁英人

士的力量，協助湯英伸的父親湯保富為兒子的法律事件而奔走，其中甚至想過發

動公民請願，請求當時的總統蔣經國特赦，可惜最後還是未能留下鄒族少年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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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事件後期，湯英伸死意堅決，還請求父親為他辦理器官捐贈手續；而湯英伸

的父親湯保富自始至終記掛著被害人彭阿升一家的心情：他的二兒子殺害了彭阿

升的三兒子、三媳婦與兩歲大的孫女，倘若他的兒子湯英伸能獲得特赦，彭家苦

主將情何以堪？ d

蔣經國終究沒能同意，湯英伸很快遭受槍決的命運。5月 15日湯英伸槍決

之後，緊接著發生的臺灣歷史上最巨大的事件：1987年 7月 14日，臺灣解嚴。

從 1949年 5月 19日由陳誠頒佈的戒嚴令，長達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臺灣戒嚴

時期，到此終於結束。同年 11月 12日，臺灣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並開啟了兩岸

交流。其後，1987年 12月 1日，行政院新聞局宣布：自 1988年 1月 1日起，

臺灣解除報禁，這是臺灣開放言論自由的第一步，隨即 1988年 1月 13日，蔣經

國辭世，兩蔣威權時代正式走入歷史，開啟全新的民主化政黨輪替的治理時期。

而其後臺灣社會要直接面對的必然是當初戒嚴令之所以發生的主因二二八事件。

而湯英伸事件便是夾在這個臺灣社會政治劇變時期中的一個社會事件。表面

上看起來這只是一個鄒族少年的殺人事件，然其身後卻背負著龐大原漢結構的不

平衡與衝突，其後續相關的社會運動更是發生在臺灣解嚴後的劇變時刻。倘若當

初誤入職業介紹所的原住民少年不是背負著殺害吳鳳原罪的鄒族少年，在後續的

原住民運動當中，吳鳳神話還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抗議符碼嗎？在臺灣解嚴之

後，在 1987年 9月 9日與 9月 12日，還會有那兩場重要的反吳鳳大遊行嗎？還

會有 1988年 12月 31日含鄒族青年在內不棄不餒的嘉義吳鳳銅像破壞事件嗎？

當年的山地九族能獲得 1989年 3月吳鳳鄉正式更名為阿里山鄉；同年 7月以後

的國民小學教科書不再有吳鳳捨身成仁的故事？這一串社會事件的銜接，如此密

合，近似巧合，湯英伸的存在簡直像是一早被神揀選過的孩子，他的鄒族血統、

曾經是師專生的優秀學子身分，在臺灣解嚴之前，恍若謎一般的被迫從嘉義師專

休學、誤入社會職業陷阱、慘遭每日十七個小時的工作剝削，最後因老闆的歧視

性詞彙「番仔」的污辱與一個拳頭的職場暴力對待被徹底激怒進而情緒失控行兇

d 陳映真、官鴻志：〈「我把痛苦獻給您們⋯⋯」〉，頁 29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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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

我們不得不思考：如果湯英伸不是鄒族少年，甚至不是原住民少年，而只是

一個來自臺灣鄉下的漢族少年，無論他的血統是閩南或是客家或是上述兩者與平

埔族的混血種，抑或是原本就經常加入黑幫的眷村孩子，還會有這麼多的社會人

士因為原漢結構文化衝突為湯英伸而奔走？還會有《人間》雜誌為之大幅度的深

刻報導？還會有所謂的「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所領導的反吳鳳神話大遊行

與吳鳳銅像破壞運動，以及最後終於刪除吳鳳相關汙名化標籤的具體成果，甚至

是後來的原住民正名運動的成果，從此不再是「山地同胞」，更不許稱為「番

仔」，曾看過湯英伸事件報導的人，誰不知道彭老闆死前的當日下午曾經說過一

句：「番仔！你只會破壞我的生意。」f

無論如何，湯英伸事件相關活動的最終訴求：移除嘉義市火車站前的吳鳳銅

像、將吳鳳鄉改名為阿里山鄉、國小教科書全面刪除吳鳳故事，全部具體實現。

雖說移除嘉義市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完全是出自於四個人民之手，政府只負責抓

人與打人，但事後吳鳳銅像的原本位置在各方協商之下，由最棘手的燙手山芋

二二八紀念碑與一去不可回的原漢不義結構的紀念物吳鳳銅像之間，最後選擇了

現在的自由之鐘，至少吳鳳銅像確實是消失了，至今沒有人知道斷成好幾截的不

義銅像的去處。而為了防止原運人士與二二八社運人士的大會師，政府極其迅速

地發布吳鳳鄉改名與國小教科書全面刪除吳鳳故事的具體時間，讓以湯英伸事件

為主的相關原住民社會運動徹底圓滿落幕，速度之快，與當年蔣經國要求迅速槍

決湯英伸的速度如出一轍，實現神乎其技的完美政府效能。

在湯英伸事件發生之後，到相關社會運動的後續進行，我們更應該思考的

是：是否有什麼極其神秘而被忽略的力量在其背後啟發、推動，並給予支持？對

於檯面上聲量龐大的社會運動來說，其背後鼓舞他們的精神來源是什麼？倘若所

有的社會運動都有屬於他們的活動宣言，那麼為何湯英伸事件所衍生的相關社會

運動的宣言一開始就如此目標明確地堅決反對吳鳳神話？

f 陳映真、官鴻志：〈「不孝兒英伸」〉，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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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人間》雜誌作為核心推動社會運動

在上一節之中，筆者提及了與湯英伸事件相關的社會運動，總計有兩起：其

一為 1987年 9月 9日與 9月 12日由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所領導的反吳鳳神

話的大遊行；其二為 1988年 12月 31日由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林宗正所領

導的吳鳳銅像破壞運動。相對於上一起運動的遊行抗議陣容龐大，這次的成員竟

然只有極其慘澹的四個人而已，主要訴求仍與上次遊行的目標相同，但行動卻很

明顯的更為激烈。這固然有包含上次運動大規模運作後的背景在內，社會大眾已

經非常明白原住民族群的訴求，於是這次他們四個人的目標更加明確，絕對不是

對吳鳳銅像丟雞蛋如此簡單，必須讓吳鳳銅像真實的倒下。這次的成員除了身為

領導者的林宗正牧師，其他三個成員都是原住民青年，其中甚至有兩個成員曾俊

仁、潘建二是鄒族血統，身分上完全政治正確。事實證明，在事發之後的警民衝

突之下，民眾大規模地同情並站在破壞銅像者的一方，抗議警察傷害並抓捕這幾

個破壞者，他們包圍警局不肯散去，並且強烈要求警察放人。而這裡面不可描述

且非常有趣的是那兩臺拉下吳鳳銅像的貨車，不啻為此次活動成功的最大功臣，

卻是出自民進黨的臺南黨團，而保釋被捕人員的省議員亦是隸屬於同政黨。

但本節主要探討的對象並非政黨介入社會運動從中所運作的力量，而是另外

一種更神秘、更能打動人心，與社會運動彼此呼應、互動、連結，隸屬於不同媒

介卻彼此互為互文文本，並且不會隨著事件或社會運動結束而流逝或是遭人遺

忘，永遠有不同世代的人看見並且記得，受到其感動或是影響的那種神秘又鼓舞

人心的永恆的媒介，我們稱之為文本的文學作品或是超文本的音樂、戲劇作品。

所有的社會運動本身，我們依照框架理論，都可以很明顯地觀察並分析出整

個運動的出發點、運動的起伏與最後的成功與失敗，而失敗常常是再度奮起的轉

捩點，如同上述前例，朝吳鳳銅像丟雞蛋沒有用，於是再接再勵明年直接借兩臺

貨車把它拉下來，徹底破壞，以最少的人力，運用物理科學的啟發，然後換來徹

底的勝利，達到社會運動的具體成果。這或許說明了為何那麼多的社會運動者都

是以破壞公物為罪名遭受到全世界政府的逮捕，但最後卻因其理念訴求被接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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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釋放。但我們真的會記得這些社會運動者的名字與他們的運動過程嗎？或者

我們記得的僅只是社會運動的成果？比方說，我們會記得每年的和平紀念日是因

為二二八連假，但我們卻遺忘「二二八公義和平促進會」與他們的遊行；1989

年以後出生的嘉義市人根本不會記得火車站前有過吳鳳銅像。

但總有些社會運動過程的物件被保存下來，讓看見者記起那些過程，銘記那

些人物。在社會運動發生時，擔任啟發、紀錄、感動、省思的存在，與運動本身

相輔相成、彼此呼應，不管它的存在是否有意作為運動的重要條件，或者根本無

意為之，但最後當事件與運動結束，卻存在好幾代人的記憶，甚至有些後來者藉

由它們理解並且想起遙遠的過去，那些事件裡的人物和與之呼應的社會運動。

與湯英伸事件相關的藝術作品與社會運動的時間，筆者整理如下圖。

圖三　湯英伸事件相關藝術作品與社會運動的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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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圖可知，湯英伸事件前期就有不少與之相關的作品，例如：陳映真的

《人間》雜誌，g該雜誌在連續兩年當中有兩期雜誌特別針對湯英伸事件進行

實況報導並刊登排灣族詩人莫那能的詩作〈親愛的，告訴我—給湯英伸〉；h

而 1987年舉行首映的吳乙峰拍攝的劇情片《赤腳天使》與邱晨的報導音樂專輯

《特富野》j分別在湯英伸槍決前後推出；1988年蔣勳所出版的《傳說》中的

〈槍手與少年的對話－悼湯英伸〉k這篇小說是寫於湯英伸槍決前的前夕。在

湯英伸被槍決之後，當社會運動進行的當下，仍有作品為他發聲，例如：1988

年 1 2月 26日，陳克華在中國時報發表詩作〈最後的少年—寫給曹族的湯英

伸〉，l沒過幾日，同年 12月 31日就發生嘉義吳鳳銅像破壞行動。如果這個世

界還有人依然記得這個薄命的鄒族少年，為何身為鄒族青年的他們不能再為他甚

至是自己再努力一次？當湯英伸事件的相關社會運動終於在 1989年的更改吳鳳

鄉地名與刪除教科書吳鳳故事後完美畫下句點，然而懷念與影射湯英伸的文學與

戲劇卻依然不斷的湧現並與事件人物和早期文本遙遙呼應，例如：1998年臺灣

導演萬仁的電影《超級公民》設計一個以湯英伸為原型殺人逃亡的排灣族青年

角色、2009年改編自張娟芬〈殺戮的艱難〉的舞臺劇《湯英伸，外國槍砲打台

灣》連作品名稱都直呼其名、2013年鴻鴻的詩作〈飲酒歌—兼懷湯英伸〉，;他

又再次懷念湯英伸如同陳克華如同蔣勳、2014年馬來西亞導演柯汶利的短片，

由陳彥斌編劇的公視學生劇展《自由人》，以及 2017年楊雅喆導演的電影《血

觀音》，電影中有一來自花東具有原住民身分的馴馬師被普遍認為其原型是影射

湯英伸。

g 見陳映真、官鴻志：〈「不孝兒英伸」〉，頁 92-113；以及〈「我把痛苦獻給您們⋯⋯」〉，

頁 18-43。

h 莫那能：〈親愛的，告訴我—給湯英伸〉，頁 18。

j 邱晨在 1987年 7月 1日於飛碟音樂發行的音樂專輯《特富野》，被定義為「報導音樂」。

k 蔣勳：〈槍手與少年的對話－悼湯英伸〉，《新編傳說》，頁 187-193。

l 詳參陳克華：〈最後的少年—寫給曹族的湯英伸〉。（上網檢索日期：2022年 4月 15

日。）

; 鴻鴻：〈飲酒歌—兼懷湯英伸〉，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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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永誌不忘？明明湯英伸事件已經過去了那麼長的時間，斯人早已遭受

槍決死去多年，連相關的社會運動都已逐漸遭人遺忘，為何這個事件的標誌性人

物依然歷久彌新，讓許多創作者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將他再提取創作一次？最大的

可能性，是否是因為當年那些因事件本身而書寫的文學作品不只影響了當時的社

會運動；甚至影響了後來的創作者持續與之互動？而主角湯英伸在這些作品當

中已經形成一種特定的形象與符碼，當「他」出現，我們極其容易辨認，不管

「他」是否冠上湯英伸之名，我們都能與之呼應進而產生情感感應？

以下，筆者將藉由文本分析，深入探討文本與湯英伸事件與相關社會運動的

互動。因為戲劇作品屬於超文本的範圍，本篇論文暫時存而不論，本節將以《人

間》雜誌作為核心，進行分析與探討。

（一）報導文學：《人間》雜誌的真實魅力

陳映真的《人間》雜誌關於湯英伸事件的報導主要有兩期，分別是：1986

年 7月 2日發行的第九期，以及 1987年 6月 5日發行的第二十期。其中，第九

期是寫在湯英伸事件剛發生的五個月後，整起事件採用三個線索的形式分別探

討：〈線索 1 曹族少年：不孝兒英伸〉是以湯英伸及其家屬為主體去做的訪問報

導，深入帶出湯家與湯英伸的困境，北上謀職，卻又誤入求職陷阱，因而鑄下大

錯。〈線索 2 十字街頭：隱藏的陷阱〉探討的是由湯英伸事件所延伸出來的變

相職業介紹所的求職陷阱，藉由訪問許多的受害者，企圖帶領讀者釐清湯英伸之

所以犯錯背後可能存在的社會結構原因。在前一則線索當中，透過排灣族詩人莫

那能之口道出他在十三年前亦曾遭受職業介紹所的欺騙，沒想到歷經十三年的時

光，臺灣社會依然如是。此舉意有所指點出政府似乎也有連帶的社會責任，成為

社會事件悲劇的縱容者。〈線索 3 沉哀以後：冰凍的春天〉藉由訪問受害者彭阿

升一家，讓讀者得知彭家因受外匯影響，原本外銷的針織毛衣生意陷入停擺，使

得協助事業的兩個兒子因此失業，老三彭喜衡轉職做父親年輕時的洗衣店工作，

卻在雇用湯英伸之後，最終一家三口送命。

藉由三個線索拆解社會殺人事件，全面顧及受害者、加害者與求職介紹所從

中可能扮演著加害者的角色，而事件中的受害者彭老闆曾經是加害者，他是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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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英伸長時間工作並且扣押其身分證的不當壓迫者，而加害者因為酒後情緒失控

竟從受害者的身分淪為加害者。三篇線索，全部都秉持著理性的思惟、同理的

情感去書寫，讀者一時之間頓時覺得加害者與受害者竟是一樣的可憫。而刻意

將〈線索 1 曹族少年：不孝兒英伸〉擺放在第一篇，難免讓人有先入為主的印

象，特別是又採用近似小說的技巧去從事報導文學的書寫，此舉大幅度的增加了

報導文字的感染力與渲染性，使讀者有機會深入人物的內心，感受到人物的心境

變化，產生感同身受的強烈效果。在湯英伸事件發生的初期，〈不孝兒英伸〉適

時的在《人間》雜誌推出，以報導文學作為一種手段企圖引起社會群眾注意的策

略，這即是須文蔚曾提出的在社會運動初期媒體運用資源引起群眾注意的典型例

子。z其中，題目的「不孝兒英伸」x這五個字創生於湯英伸在獄中自殺之後的

第一封家書，讀到此段時，再回頭想到題目中的「不孝兒英伸」的上下括號，讀

者頓時明白此稱謂並非來自湯英伸雙親的責難，而是湯英伸自己的自責，心中猶

如被箭矢射中一般的難受，可見其命題的深意，題目之中已經暗藏悲憫之意。而

他在自殺的遺書當中已立下遺願要將身體器官捐贈給需要的人，誰能想像一個十

幾歲被指稱是殺人犯的少年能自發性的擁有大愛情懷？這不免更加讓人思量這起

看似泯滅人性的兇殺案背後是否另有隱情？

而第二十期的〈我把痛苦獻給您們⋯⋯〉寫於湯英伸死刑槍決並捐獻皮膚等

移植手術之後，是整起社會事件的最後報導。《人間》雜誌其稿末甚至針對受害

的苦主彭家與痛失愛子的湯家發起社會捐款協助，充分運用媒體資源達到社會報

導與社會救助的功用。湯英伸事件因為媒體報導與社會聲援進而引起社會對於原

住民權利的重視，《人間》雜誌以媒體作為一種媒介，並採用報導文學的形式，

針對原運產生了近乎啟蒙與催生的功能，這是媒體與文學所能達到的最優良的社

會參與的典範。

筆者尤其關注的是文中對於吳鳳神話的大規模篇章。如果第九期的〈不孝兒

z 須文蔚：〈台灣報導文學與社會運動框架之互動關係研究─以台灣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為

例〉，《台灣文史學報》第 6期（2013年 6月），頁 11-12。

x 陳映真、官鴻志：〈「不孝兒英伸」〉，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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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伸〉暗暗指出職業介紹所的求職陷阱與教育體制的缺失，那麼第二十期的〈我

把痛苦獻給您們⋯⋯〉越發為後來的原住民運動繼吳鳳公園靜坐抗議之後另外一

條更激進的道路與更明確的目標，例如：

今年 4月 19日，我從特富野回到台北，初步結束了有關「曹族三部曲」

的田野調查。我漸漸瞭解到，扭曲的吳鳳神話給這個民族帶來鉅大的歷史

傷痛。⋯⋯但是，我們漢族詩人楊牧則把吳鳳歌詠成：「阿里山之神／全

人類之神」，並說曹族人「全部／全部都是我接生的孩子。」可是，這一

批「被接生的孩子」，究竟淪落到何堪的境地。我們竟罔顧一個民族的尊

嚴，去沿襲日本帝國主義所捏造、纂改的吳鳳神話，忍心去讓曹族的代代

子孫生活在「吳鳳鄉」這個地名底下，永不能翻身。（頁 33-34）

陳映真這是假借官鴻志之口把臺灣詩壇大老楊牧給罵了，除他還有誰敢如此明確

的指稱與批判？然而，楊牧歌頌的乃是一個虛構理想的儒教聖人，而非意在針刺

鄒族的不文明。陳映真刻意透過他所主辦的《人間》雜誌，藉由官鴻志的報導，

策略性地做出一組對照：一個是在原漢不義結構之下犯下殺人重罪即將被槍決的

鄒族少年，另一個是學貫中西古今卻依然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捏造、纂改的吳鳳神

話給蒙蔽的大詩人、大學者，如此戲劇性的對比，方能接引出最後那雷霆萬鈞的

一句：「⋯⋯忍心去讓曹族的代代子孫生活在『吳鳳鄉』這個地名底下，永不能

翻身。」自是不能，萬萬不能。這不只是在給原漢不義結構之下受害的鄒族指

路，也是在給當時的山地九族共同指路，原住民運動最早的翻身之路，從正名運

動開始，就是集中砲火的去反對吳鳳神話。然而，1984年的吳鳳公園靜坐還是

太過溫和，很明顯的，以陳映真為主導的《人間》雜誌試圖透過對湯英伸事件的

報導，提供一個更好的策略。

以上這個推論，可以透過《人間》雜誌中另一個更鏗鏘有力的聲量、更目標

明確的說法來做出證明：當時還在東海大學任教的蔣勳，他是另一個非常關切湯

英伸事件的學者，在湯英伸槍決的前夕，他曾難過到徹夜未眠，創作了一篇小說

〈槍手與少年的對話－悼湯英伸〉，讓湯英伸在虛構的小說敘事中魔幻寫實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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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回生，甚至連最後倒臥不起都雖死猶生。而針對湯英伸事件，蔣勳的說法如

下：

湯英伸的案件，絕不是單純的刑事案件，多年來，達邦的曹（鄒）族背負

了謀殺吳鳳的歷史罪名。謀殺吳鳳的歷史罪名，是這一個種族幾乎生下來

就註定了「原罪」，長期來，在屈辱、犯罪的歷史情結下所受的壓抑，應

該從文化、社會的觀點，重新省視湯英伸的案件。曹（鄒）族沒有殺吳

鳳，如果湯英伸判死刑，便是「吳鳳殺人了」。（頁 35）

「吳鳳殺人」，這是何等激昂的話語。但如果以反對吳鳳神話作為社會運動抗爭

的原住民運動需要一個詩化的口號與目標明確的方向旗的話，透過《人間》雜

誌，蔣勳確實是很明白的拋出來了。社會運動的訴求是理性的，但抗爭過程太需

要具有煽動性的口號，方足以凝聚群眾的情緒，一起轟轟烈烈地走上街頭。若陳

映真或官鴻志單純是以楊牧的漢族詩人身分創作〈吳鳳〉長詩，歌詠一個被過分

理想化虛構出的道德性人物，以此譴責原漢不義結構下的吳鳳神話的蒙蔽、扭曲

與傷害，蔣勳則是完全拋棄湯英伸以鄒族少年殺害三個漢人的真實，直接以吳鳳

神話造成的文化傷害，直指湯英伸被判死刑是「吳鳳殺人」。在原漢不義結構下

的創生人物吳鳳以其文化上漢族受害人象徵再度傷害這個被社會文化的不公義結

構而推入土城看守所即將面對槍決的鄒族少年。

陳國球曾提出，作為文藝運動的西方「現代主義」，其中重要的表現形

式之一就是為各項大大小小運動揚聲吶喊而撰成種種長篇短製的「宣言」

（Manifesto），其間別有一門「宣言的詩學」（poetics）。「宣言」原是向公共

展陳的證物，目的在說明已作的和將作的行為。「宣言」又是意識形態的言說，

立意勸服和導引公眾的想法。c如果以此去推論蔣勳「吳鳳殺人」的說法，或許

能理解此說法雖然激烈，但在社會運動的策略上卻是一個非常正確的詩化的口

c 陳國球：〈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與李英豪的文學批評〉，《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10 期（2006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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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對於原住民運動的情緒來說是最佳的沸點，甚至是一個最好的引爆點。「吳

鳳殺人」後來變成湯英伸事件推動原權會發動反吳鳳神話大遊行的一個燃點：

「吳鳳是劣士，莫那魯道是烈士」。任何一個原住民，即便不屬於鄒族，都可能

因此義憤填膺，覺得必須徹底推翻吳鳳神話，其民族後代方有生路，才有可能爭

取更多的後續權益。

以此理解湯英伸事件為何是後面反吳鳳神話遊行與吳鳳銅像破壞行動的動力

來源，從陳映真的《人間》雜誌第二十期來查看，這絕對是文學作品與社會運動

互動的最佳證明與最成功的示範。

而另一個關於湯英伸在後來成為許多創作者固定符碼的最早證據，則是出自

報導文學創作者心岱，在《人間》雜誌第二十期，她對湯英伸的父親湯保富的

一句肺腑之言：「此時此刻，英伸已經不是您的兒子。他是我們社會大眾的孩

子⋯⋯。」（頁 27）湯英伸早在槍決之前，殺人事件發生之後，就已經從一個

鄒族少年的個體性，進化到原住民全體的群體性，甚至成為鄒族或全體原住民族

的悲劇性人物。湯英伸以個體代替原住民全體，從此在原住民的社會運動裡、在

所有的藝術作品裡，都以受害者的身分永生不死的活著、不斷重複被創生以各種

名字，但我們始終可以認出他，我們知道那個角色就是湯英伸，無論他是否以湯

英伸之名存在著，這也使得後續文本永遠得以和早期的湯英伸文學作品與社會運

動遙相呼應。因為湯英伸已經變成了一個關於原住民的文化符碼，一個臺灣某段

時期原漢不義結構之下的犧牲者，他的犧牲是真實性的歷史，因此遠較於虛構性

的吳鳳神話更叫人感到傷痛，更讓人永誌不忘。1986年以後的臺灣人全體都參

與了這個特殊性文化符碼的洗禮，包括後來從未見過湯英伸的晚到者，透過以湯

英伸做為創作原型的文化符碼的不斷複製，我們都在與湯英伸進行交流與對話，

呼應社會原漢結構不正義時期的歷史性創傷，並且永恆記憶，變成另外一種懺悔

型態的神話與創作療癒。而這一切全都源自於《人間》雜誌的一種啟蒙與領導，

與其互動的不只是當時的社會運動，更包括後來無數與之成為遙遙呼應的互文文

本，原始創生者具有這種力量，可以賦予一種永不止息的互動。

張娟芬曾經這麼說：「《人間》雜誌賦予了湯英伸案一個意義，那是我們第

一次探索什麼是『惡』，什麼是『罪』，第一次願意跨越道德評價，去聆聽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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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第一次以動態的社會過程去理解一樁暴力犯罪的前因後果。湯英伸是以《人

間》雜誌所描繪的模樣被記憶的⋯⋯」v而這個記憶所形成的互動，竟然在事件

過去三十多年之後，依然讓人無法遺忘。

當時執行槍決時，湯英伸拒絕讓法醫為他事先施打麻醉藥，他說自己罪有應

得，必須接這個刑痛。相較於 2014年的北捷隨機殺人案的兇嫌鄭捷擔心自己被

槍決時會痛，因此向法醫鄭翠芬表達自己想要施打麻藥，而被回以一句「被害的

人也很痛」，b湯英伸再度被記者想起，這是他的另外一個形象，另外一個文化

符碼：他確實是臺灣死刑犯裡的模範生。n

（二）與《人間》雜誌呼應的其他文本

1987年，本名邱憲榮（1949年 7月 6日－ 2022年 3月 24日）的邱晨出版

了他的報導音樂專輯《特富野》。m在這之前，他本是一個華語流行樂壇的創作

者，無論是清新的民歌、抒情或搖滾的流行樂，他始終都是走在流行音樂最前端

的創作者。然而，就在湯英伸事件發生以後，他以臺中東勢客家族群的身分，以

報導音樂為鄒族少年湯英伸發聲，這其中打動他的，或許是湯英伸早夭而未能實

現的音樂與創作的夢想？

湯英伸一直到獄警送來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書要求他查收之時，由彈吉他的朋

友陪伴著，心底最深的遺憾是自己的小說還沒有完成。,分明是一個有才情、有

熱情的文藝青年，最後卻走上殺人被槍決的死路，這對同樣有才情、有熱情的創

作前輩邱晨來說，心痛和遺憾自是難免。直到湯英伸被槍決的前幾日，邱晨都還

懷抱著希望在奔走，並且打電話到《人間》雜誌：「好消息。彭家苦主明天早上

v 張娟芬：〈湯英伸案的意義〉，《殺戮的艱難》，頁 183。

b 不著撰人：〈鄭捷怕痛要求麻醉　槍決史上「這 2囚」堅持不打麻藥〉，《ETtoday新聞雲．

社會中心》網站（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511/696059.htm），2016年 5月 11日發

表。（上網檢索日期：2022年 6月 13日。）

n 張娟芬：〈湯英伸還是王文孝〉，《殺戮的艱難》，頁 24。

m 邱晨在 1987年 7月 1日於飛碟音樂發行的音樂專輯《特富野》，被定義為「報導音樂」。

, 湯英伸：「有兩名彈吉他的朋友陪伴我⋯⋯也很遺憾，我的小說沒有寫完⋯⋯。」（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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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點願意召開記者會，公開向社會宣佈：他們願意赦免、原諒湯英伸⋯。」（頁

39）誰都不忍心告知邱晨悲傷的消息。

根據後來《獨立評論》的報導，邱晨曾經說過，他是在看到《人間雜誌》關

於湯英伸案件的報導之後去拜訪記者，還去山上傾聽當時鄒族的民謠，因而促成

了《特富野》這張報導音樂專輯的誕生。.整張專輯總共收錄了「彩虹少年」、

「告別特富野」、「朋友歡聚歌」、「勇氣」、「祭典 1987」、「真想痛哭一

場」、「狩獵」、「別離」、「青春之歌」、「大崩山」等內容，多由邱晨作

詞、作曲，採用鄒族的民謠。而其中以「別離」最是特殊，它是由湯英伸作詞、

作曲，並且親自錄唱。而專輯名稱叫做《特富野》，此地正是湯英伸家鄉的的地

名，因此《特富野》被視為臺灣的報導音樂專輯，成為湯英伸事件的著名音樂文

本，與此事件永恆的呼應，與當時的《人間》雜誌與其後事件相關的文藝影像作

品，成為永遠的互文文本。

圖四　湯英伸作詞、作曲，並親自錄唱的〈別離〉，

　　　　收錄於邱晨 1987年的報導音樂專輯《特富野》。

.  熊儒賢：〈邱晨：從〈就在今夜〉到〈特富野〉，一身劈出兩個浪潮的台灣搖滾人〉，《獨立

評論》網站（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68/article/12134），2022年 4月 2日發表。

（上網檢索日期：2022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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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間》雜誌的報導來看，湯英伸於槍決之前，有交往的戀人。而父親湯

保富為了兒子的事件奔走一年多，從懷抱希望到徹底絕望，甚至簽下湯英伸死後

的器官捐贈書；還有為此事件著急奔走的臺灣各界菁英人士。當槍決的消息傳出

來，「失落」的人與背影何其多！湯英伸從自己的創作中一早預言自己的未來，

當時年少臨刑的他滿懷愧疚與懺悔，唯獨沒有怨悱。而沒有怨悱的又豈止是湯英

伸，整個鄒族都只是默默的承受百年來的一切罵名與汙名化的故事標籤。

只有受到屈辱的人，才能默默地吸吮著民族的哀傷與血淚。我們漢族人豈

知道，「我們的手曾經是不乾淨的！」這是我 5次到特富野採訪，給我畢

生難忘的教育。曹族人從來不曾在我面前控訴，「清朝通事吳鳳侵佔我們

的土地，詐騙交易買賣，殘殺我們杜家 30餘名勇士，所以我們才用箭射

死吳鳳！」一位杜家人士曾經這樣告訴我，但他的眼神裡，並沒有怨悱。

（頁 34）

在湯英伸事件當中，除了受害的苦主彭家，整個社會誰又有權利怨悱？而當苦主

也願意寬恕已犯下大錯的鄒族少年時，槍決令卻又毫不顧惜的塵埃底定，猶如當

年建構的吳鳳神話，漢人與日本政府為了自己的統治方便，便毫不顧惜的犧牲掉

整個鄒族的名譽。

鄒族沒有怨悱，只是悽傷；而邱晨的報導音樂專輯《特富野》亦然。充滿著

鄒族民謠的曲風之中，有如大自然的清風拂過臺灣的特富野一般，邱晨與湯英伸

的歌詞縱有遺憾、不捨與失落，但卻沒有怨悱。雖悽而不傷，這是客家創作者邱

晨對鄒族多年來的冤屈乃至湯英伸事件的落幕，都不曾有過控訴。報導文學最重

要的真實與客觀，在邱晨的報導音樂專輯《特富野》存在著，有若文字報導的

《人間》雜誌，互相輝映，成為事件的指標性象徵，也與後來熱烈燃燒的推翻吳

鳳神話事件和原住民運動強烈的互動，發揮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特富野》專輯在 1987年 7月 1日發行，當時湯英伸已被槍決，而後不久

臺灣解嚴。解嚴之後的社會環境無形中提供了社會運動更多的活動空間，而被

《人間》雜誌強烈逆轉以後的吳鳳形象變成全體社會的負面標誌，因此，在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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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報導音樂的雙面支持之下—一個文字理性但卻激昂，一個音樂感性無限

緬懷—對於 1987年 9月原權會的反吳鳳大遊行，提供了最好的推動力量。

而在湯英伸事件當中，蔣勳的立場與思想無疑是當中最為激昂的一個。他的

詩化口號透過《人間》雜誌的報導，無疑是給陳映真的報導文學策略，提供最強

而有力的支持與肯定的能量，也讓後來的原住民運動得到一把可以直接掃射的衝

鋒槍，瞄準核心，精準開槍，直到嘉義車站前的吳鳳神像倒下，嘉義修改吳鳳鄉

的地名，最終教科書刪除了這個建構百年的傷害性故事。

蔣勳異常關注湯英伸這個鄒族少年的命運，對於湯英伸事件所引發的反吳鳳

大遊行，以及建構湯英伸成為某種神聖犧牲的社會文化符碼，蔣勳無疑是個非常

成功的建構者，其影響力不輸給陳映真的《人間》雜誌與邱晨的報導音樂專輯

《特富野》，而且聚焦更為精準犀利。蔣勳與陳映真其實是師生關係，他在就讀

高中之時，曾受教於陳映真，這也可以說明，為何《人間》雜誌給出的社會運動

方向，強烈聚焦並且瞄準核心提供詩化口號的卻是蔣勳。師父指點方向，徒弟製

造武器，原住民族群瞄準核心用力地開槍—終於，吳鳳銅像倒下了，吳鳳鄉修

改地名成為阿里山鄉，教科書永遠地放棄了這個統治者建構的傷害性神話。孔曰

成仁，孟云取義，原意很好，但是這樣使用不正確，以鄒族一族的名譽建構儒教

聖人思想不正義、不正確。—對於湯英伸事件所帶來的初期原住民運動的成

果，蔣勳的「吳鳳殺人」絕對功不可沒。

在湯英伸執行槍決的當天清晨，蔣勳創作一篇魔幻寫實小說〈槍手與少年的

對話－悼湯英伸〉，/收錄於 1988年的《傳說》一書當中，在當年的臺灣藝文

界，可以說是很新的一種創作手法，藝術技巧與高度皆有，對於後來的湯英伸事

件的相關創作文本來說，無疑是個很新穎而亮麗的存在，其小說的戲劇性場景與

性質影響所及，應該更接近與啟蒙後來的湯英伸事件的相關戲劇。

小說〈槍手與少年的對話－悼湯英伸〉開始的場景是土城看守所，五月十五

日的槍彈劃破清晨的寂靜，創作者想像著受刑的少年湯英伸，子彈自身後打進，

/ 蔣勳：〈槍手與少年的對話－悼湯英伸〉，《新編傳說》，頁 18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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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進心臟，少年的身體因而向前仆倒。小說細緻描寫少年的五官輪廓，聚焦在少

年最後驚詫疑問的死亡表情上。而後，槍手以回答者的姿態登場，他說：「好

了。」表示行刑完畢。這是寫實主義的場面，然而，當槍手幫助少年把手放平，

將拳曲的手指掰開，意外落下藏在手掌當中的物件：一枚銀質的耶穌受難十字

架。原本應該死亡的少年起死回生，竟與槍手發生對話。

槍手說：「他們說，這是為了懲罰你們殺死吳鳳的罪愆。」

⋯⋯

「 吳鳳是一個高頭大馬的男人，你知道嗎？」少年用手比了一下：「他通

我們鄒族的語言—」

「那魯窪吉—他和我們的祖先說話，那魯窪吉，卡賓打—」

「什麼意思？」槍手問。

「不知道。」少年搖搖頭⋯⋯!

殖民者的語言，被殖民者不知道。需要透過翻譯，需要透過被殖民者同化之後的

語言，才有可能完全理解。@但就在不理解之間，透過無數的「那魯窪吉，卡賓

打」這個不知所云的殖民者語言，往後，有更多「叫做吳鳳的人來」，有人要的

是鹿皮，有人是野豬，有時候甚至帶走女人，並把男人當作是修路和跑船的苦

力；更甚者，將少女變成了娼寮的妓女。用攝影機拍攝族人臉上的刺青，把他們

的村子改名叫做吳鳳鄉。

小說的最後，魔幻復生與槍手對話的少年「溫和地笑了笑，便又仆倒了」，

歸於寂靜。蔣勳形容他「安靜地沉睡了」，並且透過槍手的臆測，顯然少年自主

性的不願意再醒來了。如同真實的歷史當中，湯英伸要求父親湯保富非常堅持的

簽下器官捐贈書，並且拒絕臨刑前的麻藥，在劇烈的刑痛當中，死後手中緊握的

! 蔣勳：〈槍手與少年的對話－悼湯英伸〉，《新編傳說》，頁 187-193。

@ （英）巴特．摩爾 -吉爾伯特著、彭淮棟譯：《後殖民理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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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受難十字架都歪掉了。

蔣勳在湯英伸執行死刑的清晨，徹夜未眠，寫下這篇魔幻寫實的小說，企圖

透過創作的形式，重申一遍自己反對吳鳳故事的政治倡議，並以此悼念湯英伸。

而如同他的小說一般，往後，更多的湯英伸形象如同符碼一般不斷地被重複複

製，魔幻重生，以寫實地近乎真實的形式，遊走於各文本與超文本之間，不只成

為原住民運動的文化符碼，也以受難者的形象廣泛地起死回生甚至是雖死猶生，

變成某種政治倡議的象徵。

早在 1986年初，湯英伸事件發生之後，詩人莫那能透過《人間》雜誌的報

導，親口道出原住民處境的無助：「13年前，我也曾被職業介紹所賣了。當時

我也真的有過像湯英伸一樣的衝動，想要討回一個社會公道。山地青年的命運，

怎麼 13年前是這樣，13年後還是這樣？」#後來，《人間》雜誌更以這位排灣

族盲眼詩人的詩作〈親愛的，告訴我—給湯英伸〉，作為隔年湯英伸事件報導的

開題詩。詩中的黑暗，不只是莫那能眼識受損的黑暗，更是當年山地九族同體大

悲的黑暗。

而陳克華的〈最後的少年—寫給曹族的湯英伸〉，發表在同年九月的吳鳳

大遊行之後，卻剛好在嘉義吳鳳銅像破壞行動的前幾日，時間上近乎巧合地無縫

接軌，彰顯的無非是當年的民心與原運之間的支持與契合，文學創作以文本互文

的方式，再次提供了原住民運動的緊密互動的意義。而在湯英伸事件發生之後遠

隔二十五年的鴻鴻詩作〈飲酒歌—兼懷湯英伸〉，此時的湯英伸在其詩作之下，

早已經不是一個個體性的鄒族少年，而是一個原住民政治文化受難者的符碼，一

個象徵主義的圖騰。而我們應當要深思的是：臺灣原住民青年的處境是否還是莫

那能當年所謂的「怎麼 13年前是這樣，13年後還是這樣？」二十五年後的鴻鴻

依然還在擔憂原住民青年的命運，所以，原住民運動的進展究竟如何？社會運動

為他們爭取到真正改善與改變的權利了嗎？統治階級真的正視並且尊重、認真改

善了原住民的生存處境了嗎？或者我們一直停留在將吳鳳神話從教科書刪除的那

# 陳映真、官鴻志：〈「不孝兒英伸」〉，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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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一步？如同我們將宜蘭的平埔族噶瑪蘭族（Kebalan）正名之後，後來真

正能以噶瑪蘭族身分獲得承認的卻是極少數，在法律所賦予的權力之前，原住民

運動依然道阻且長。

而從最早期 1987年吳乙峰拍攝的劇情片《赤腳天使》到近期 2017年楊雅

喆導演的電影《血觀音》，都是屬於不斷地召喚歷史記憶的戲劇超文本。然而，

極其明顯的，不管是戲劇或是上述的新詩、小說文本，在橫跨二十五年的流光期

間，所有文本中的湯英伸形象卻始終不脫離《人間》雜誌的塑造。湯英伸有如琥

珀當中的昆蟲一般，被陳映真魔法定型，如張娟芬所言，我們這些後來者都是透

過《人間》雜誌去記憶湯英伸，從而應證湯英伸早已經成為臺灣本土歷史當中極

度具有獨特性的社會文化符碼的既定事實。湯英伸，他不只是一個鄒族少年，而

是社會不公不義情境底下象徵犧牲與受難者的一個醒目圖騰。他還是他，但他也

不是他。湯英伸的形象隨著時光推移漸進式的有了更多更豐富的象徵性的面貌，

但認知上面，我們依然記得最初的那個形象—以陳映真的《人間》雜誌為中心

建構起來的形象，並與邱晨的報導音樂專輯《特富野》互相呼應，在蔣勳的小說

〈槍手與少年的對話－悼湯英伸〉中激烈的控訴。—湯英伸，終將在臺灣文化

情境當中生生不斷，並死死相續。

四、結論

本文從湯英伸事件當中，藉由外部臺灣歷史中原住民運動發展的背景與初期

運動的歷程，輔以文本為核心，探討文學與社會運動的互動關係。

根據上述研究觀察，陳映真的《人間》雜誌顯然在原住民運動當中發揮了至

關重要的指路作用，藉由聚焦在鄒族少年的血統身分，直指政治核心吳鳳神話的

傷害與謬誤，給最初剛剛萌芽還在要求正名的原住民運動一個衝刺性的聚焦目

標，也給事件當中的湯英伸一個受難者形象的建構與創造，針對原漢不義結構發

出最犀利精準的控訴，將原本在社會文化當中正面符碼的吳鳳逆轉成負面符碼，

從儒教聖人形象的受害者，轉變成鄒族百年傷害的加害者；從而將法律道德上原

本屬於事件中加害者的鄒族少年，塑造成吳鳳神話底下文化與原住民族群的受害



淡江中文學報 第四十七期

274

者。相對於政治力的介入與創造，這不啻於是一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

方式。《人間》雜誌以文學與媒體的形式，積極介入社會運動，翻轉社會文化符

碼，並以自身的觀察與報導，呼應並推動原住民運動初期的反吳鳳神話思潮活

動，可以說是當年反吳鳳神話運動的背後神秘力量，並具有指引的作用，也影響

了當時與後續的文本創作。文學的真摯動人永為社會運動的幫手，統治者如此使

用符碼，抗爭者亦是如此。

《人間》雜誌以報導文學的真誠，為湯英伸塑造形象，以近乎小說技巧的心

理性描寫，打動人心，獲得臺灣社會各個層面的支持，形成強烈的輿論力量與媒

體動員，堪稱社會運動的啟蒙者、推動者與實際參與者。而後，邱晨的報導音樂

專輯《特富野》轉換另外一種文本形式，繼續發揮效應，而小說、新詩、戲劇各

種文本與超文本形式在當年與後來彼此互為呼應。除此之外，社會評論從來不曾

缺席，張娟芬的評論直指湯英伸形象的原始創生者為《人間》雜誌，並且又衍生

出後來的相關舞臺劇。湯英伸已永生，這是當初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原住民少年所

無法預見的，後人對於他的背影豈只是單純的失落而已，於今看來，根本是永誌

不忘。相較於從來不曾失足的他以邱晨或是蔣勳那樣的音樂才子或是小說家的身

分被記憶，湯英伸的歷史重量似乎顯得更重一些，這是社會文化符碼的重量。

但思及創痛，我們或者更希望他以另一身分歡愉的存在，讓後人永遠不必悽傷

注視。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湯英伸的形象經由《人間》雜誌的形塑之後，歷經

二十五年的歲月，經由各種文學形式的傳播，卻始終維持著原漢不義結構之下悲

劇的形象。即便是最近期楊雅喆導演的《血觀音》，電影中具有原住民身分的馴

馬師 Marco在對女主人公棠真施暴之時，都直接控訴是她的家人先對他施暴，

他不過是將自己曾經親身經歷的暴力還諸於棠真而已。這是 2017年電影版本的

湯英伸，又是一個原漢不義結構下從受害者變成加害者的悲劇角色，印證湯英伸

符碼的另一具體建構，也證明其形象始終如一的永恆性。

本文以湯英伸事件作為社會運動與文學互動的觀察案例，以此窺見文學可以

成為社會運動彰顯不義的具象存在與利器，這是文學的珍貴性與獨特性，證明文

學的存在絕非紙上談兵，而是能更深切的融入社會當中，甚至成為指標性的象徵

與存在，對於社會運動的促成與發展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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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Ying-shen Incident Chinese Interaction 
with Social Movements

Yang, Min-Y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ang Ying-shen incident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ocial events on the eve of 

Taiwan's lifting of martial law, and its incident itself was originally a juvenile homi-

cide incident, but the general defi nition of this incident focuses on the unjust structure 

and cultural conflict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Han people, which is 

related to Tang Ying-shen's own identity of the Tsou people, and even more related 

to the century-old original sin of killing Wu Feng. As a result, the public generally 

viewed this inciden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report of Ren-

jian magazine at the time, and then the indigenous movement derived from the Tang 

Ying-shen incident also took the opposition to the Wu Feng myth as the starting point, 

until the Wu Feng myth was completely destroyed, including: the Wu Feng bronze 

statue in front of the Chiayi Railway Station was thrown or destroyed, Wu Feng 

Township was renamed Alishan Township, and the story of Wu Feng was completely 

deleted from the textbooks of Taiwan's national primary schools. From the destruction 

of monuments to the uprooting of ideological aspects, the Tang Ying-shen incident 

provides an important and specific symbol and goal of the indigenous movement, 

helping indigenous peoples to provide an early best force point in fi ghting for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future, which is absolute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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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iterary works. This article makes an in-depth discussio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ry 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Tang Ying-shen incident, hoping 

to clarify the power and role of literary works in the movement, especially through a 

negative social event, but creating positive eff ects of social movement achievements 

and long-lasting events related to literary works, even after many years of the 

incident, there are still endless fi lm and television works characters alluding to their 

people. This proves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iterary 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is event have created a timeless representative - Tang Ying-

shen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and ethnic real figure, but has even been built into an 

immortal literary image or a fi xed symbol of the indigenous social movement, which 

people will never forget.

Keywords:   Tang Ying-shen Incident, Tsou People, Wu Feng Myth, Aboriginalism, 
Social Movement


